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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的⽑泽东时代： 
1950年代上海社会的成功改造曾是⽤来书写中国⾰命胜利带来的社会主义的’
⻩⾦时代’不可或缺的佐证。新当权者们得以按照⾃⼰的时间表，在最短的时
间内进⾏周密的或⾰命性的变化——⽽⾮循序渐进的变化——这能⼒本⾝，便
是对⾰命胜利的考验。即使在冷战思维占据统治地位的年代⾥，泾渭分明的价
值判断也不曾妨碍学者们对⼤上海社会神速变化的事实确信⽆疑，都承认1950
年代的中国有⼀个’上海奇迹’的出现。 

但在最新潮的学术作品中，⽑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往往被称为是“剧场社
会”。尽管在最初国家似乎通过“福利”+“强⼒”成功地贯彻了⾃⼰的意志，
获得了⼈民的认同，但由于“福利”的有限性和“强⼒”对⽇常⽣活的伤害，
“松⽓退坡”的⼩农的汪洋⼤海——随着“理想”感召⼒的下降和“翻⾝”话
语/记忆的淡去——总有⼀天会反过来淹没起初似乎⼗分炽热的来⾃国家⼒量的
岩浆。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时代的社会建设呢？

当主讲的何成云同学提出这⼀问题后，同学们纷纷根据⾃⼰⼏年来

的专业所学知识和⾃⾝经历（⽿闻⽬睹）对此进⾏了表达。 

吕晓莹同学表⽰，⾃⼰就是⽑时代社会建设成果的切⾝享受者——

正是⽑泽东时代的⾚脚医⽣队伍和农村医疗建设，使得她在母亲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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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来不及就医的凶险时刻，在曾经当过⾚脚医⽣、受过助产训练

的⼀位⼥⼠的帮助下顺利降⽣。 

其中，⼀位旁听的韩国留学⽣表⽰，以前从未想过⽑时代是否有社

会建设的问题，在以往接触的相关论述中，⼀般都认为⽑时代⼈们

处于精神狂热、物质匮乏的⽣活状态之中；因此对这⼀问题的答案

⼗分好奇。 

实例： 
⽑时代的失业救济、
娼妓改造、医疗卫
⽣制度等 

通过对同学们观

点的梳理，何成

云同学对“社会

建设”的定义作

出了再解释，即

“所谓的社会建设，其实就是权⼒主体通过各种社会制度的设计与

运⾏，建⽴稳定的社会秩序，有效治理各种社会问题，提升并保障

民众⽣活⽔平，从⽽建构社会认同的过程。”因此，⽑泽东时代虽

⽆“社会建设”之名，但有“社会建设”之实。 

随后，何成云同学又以建国初期北京失业⼯⼈救济、上海娼妓改造

等为实例，回顾了⽑泽东时代的社会建设；尔后，又以农村合作医

疗在⽑时代、新时期的起伏更迭为例，向同学们发问：“如何理解

⽑泽东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于磊同学援引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对某些学者“国家吞噬了

社会”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市民社会的传统，即令



没有国家的⼲预，也并不存在“社会”——如果⾼度离散的“社会”

也能称作“社会”的话——相反，⽑时代的种种运动正是中共对于整

合社会、建造社会的努⼒，只不过中共对于“社会”的理想模式与西

⽅理论迥异⽽已。 

车宗凯同学援引七千⼈⼤会和改⾰开放初期的“边缘⾰命”，指出，

⽑泽东时期的央地关系并⾮许多海外学者所⾔是⾼度集中的，相对

苏联模式⽽⾔，中国地⽅具有⼏乎独⽴成系统的⼯业结构，即“条

条”之外还有“块块”；⽑时代⼀直在努⼒进⾏着某种分权性的实

验。 

最后，何成云同学总结道，“如果没有1950-1970年代中国国家在基

础医疗保障、教育和基础设施⽅⾯的⼤量投⼊，很难想象中国在随

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泽东时代的⾰命政权必须以提⾼⼴⼤⼈民的

⽣活质量来评价。” 


